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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綱要立足全域 打破阻礙共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出台，對粵港澳三地乃至

國家發展都具里程碑意義。此次規劃綱要在堅持“一國兩制”的前提下，立足全
域、着眼長遠、全面規劃、協調發展，清楚描繪大灣區三地未來15年的發展佈局和
方向，打破三地在制度差異的制約，真正構建一個生產要素高效便捷流通、人心思
想文化高度融合的共同家園，令粵港澳再次成為推動改革開放、創新驅動的典範，
為國家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可複製的經驗。香港各界應充分認識規劃綱要的重
大意義，心無旁騖，抓緊機遇，發揮帶頭作用，積極主動融入大灣區發展，共擔民
族復興重任，共享國家富強榮光。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粵港澳三地雖同屬“一國”，但因社會制度和思維方式
不同，三地融合發展的緊密度、協調性不如世界其他

同屬一國之內的三大灣區，甚至也不如不屬一國之內的歐
盟。到目前為止，大灣區在整合方面仍存在行政上的障
礙，例如雖然現在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已開通，但三
地人員往來仍有憑證出入境的問題，車輛在三地之間來往
存在複雜的牌照問題，更不用說資金的互聯互通。這些因
素都阻礙了大灣區的融合發展，甚至成為合作的樽頸。

國家戰略佈局重要一招
另外，受爭當龍頭的思維左右，擔心自己利益受損，

以及香港有少數人仍刻意強調“兩制”、冷對融入“一

國”，導致粵港的合作予人不太協調的感覺，CEPA以及
港深河套區等一系列發展計劃推進緩慢，大灣區內專業服
務以及創新科技合作一直未能取得明顯突破。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
域”。國家發展進入新時代，打破粵港澳協調發展的阻
礙，為新時代改革開放作先行先試大膽嘗試，是國家發展
戰略佈局的重要一招。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主席習近
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是新時代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也是推動“一國兩
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規劃綱要》指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新時代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

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事實上，三地合作基礎良好。港澳與珠三角九市文化

同源、人緣相親、民俗相近、優勢互補。近年來，粵港澳
合作不斷深化，基礎設施、投資貿易、金融服務、科技教
育、休閑旅遊、生態環保、社會服務等領域合作成效顯
著，已經形成了多層次、全方位的合作格局。

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灣區
尤其是香港擁有良好法治和成熟的市場化運作經驗，

政府對於市場的管理並非直接的控制和行政干預，而是通
過明確的法規和政策去引導企業自律，更有利維持健康合
理的市場秩序。規劃綱要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一國
兩制’，依法辦事”“尊崇法治，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
辦事”，強調“堅持用法治化市場化方式協調解決大灣區
合作發展中的問題”。香港成功的制度經驗正正值得大灣
區推進供給側改革參考，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化市場和
經濟制度。

在規劃綱要的指引下，為三地融合發展掃除技術層面
的阻礙，三地優勢互補、共贏發展的前景可期，三地本屬
一國，三地各界應積極推動三地政府、企業和民間依照規
劃綱要的指引，加強溝通、協調、政策研究，盡快把規劃
綱要轉化為一項項切實可行的具體政策和執行計劃，要把
制度差異轉變為合作優勢，轉化為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
長、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的動力，共同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
美好大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發佈，令人感觸最深
的就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在發展思路上有一個“大”
字。
從地理學概念上講，灣區是指由一個海灣或者相連的

若干個海灣、港灣、鄰近島嶼共同組成的區域。迄今為
止，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在世界上影響力最
大，但這三個灣區在名稱上都沒有前綴一個“大”字。相
比之下，粵港澳大灣區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總人口
7,000萬人，都超過以上三個灣區，因而在稱呼粵港澳這個
灣區時前面加個“大”字卻也名副其實。除了地大人多之
外，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約10萬億元人民幣，
遠遠超過舊金山灣區，與紐約灣區大體相當，而與東京灣
區也越來越接近。由此可見，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幅“大”
的畫卷，有待今後用“大”的手筆加以描繪。

大手筆大項目大平台
除了“大”的畫卷與“大”的手筆，建立粵港澳大灣

區還要有“大”的平台。撫今追昔，粵港澳大灣區所在的
珠三角地區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今中國經濟最為活躍的區
域，在很大程度上離不開與改革開放相伴的“大”的視
野。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最早出現了四大經濟特區，其中
深圳和珠海都位於今天的珠三角地區。隨着鄧小平提出的

“一國兩制”從設想變為現實，珠三角地區在經濟融入全
球化過程中，也有機會更多利用港澳地區現成的跳板，特
別是內地與港澳的兩個CEPA框架客觀上降低了粵港澳三
地相互合作的門檻。更進一步看，珠三角地區不僅被稱為
世界工廠，而且華為、格力、美的等企業也已經成為全球
製造業的佼佼者。隨着中國加快從製造業大國向製造業強
國邁進，被稱為世界工廠的珠三角地區將會大有作為，必
然會依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所瞄準的目標，
在2035年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大幅躍升，國際競爭力、影響力進一
步增強。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也必
然會展現出更“大”的場面。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不僅需要從體制機制入手強化三地
之間的產業融合與經濟合作，更要有一些看得見摸得着的
“大”的項目來支撐。港珠澳大橋的建成通車讓粵港澳三
地之間的合作也更少受到地理阻礙。廣深港高鐵的通車則
讓香港融入全國高速鐵路交通網。

眾所周知，粵港澳三地分別屬於不同關稅區，也實行
不同社會經濟制度，共同建立粵港澳大灣區不免會存在各
自平台對接上的接縫問題。但既然“一國”當先，則無論
是“兩制”，還是“三地”，都不會構成搭建粵港澳大灣
區的障礙。眾所周知，香港迫切需要鞏固與提升國際金

融、貿易、航運中心和重要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澳門也
正在努力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
作服務平台。珠三角地區的發展不僅需要通過強調要素整
合產生集聚效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港澳地區的
現有資源。與此同時，港澳地區的各種資源也同樣能夠在
珠三角地區發展開放型經濟過程中找到用武之地。未來，
粵港澳三地如果能夠在大灣區平台上進一步提升資源優化
配置效率，就需要在市場導向基礎上發揮區位優勢，做到
相互借力，錯位發展。當然，前提是要有“大”的視野而
不是緊盯眼前蠅頭小利。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問世，粵港澳大
灣區這個緊密合作“大”的平台雛形初現。搭台是為了唱
戲，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大平台也同樣是為了“唱大
戲”，只不過要唱的是粵港澳三地11個城市經濟緊密融
合、合理分工、深度合作、良性互動的精彩“大戲”，包
括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
度合作示範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等更加“高大
上”的戲碼。對於粵港澳大灣區所覆蓋的11個城市而言，
無論是搭建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大平台”，還是唱好在國
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這齣“大戲”的
過程中，都要扮演“大”的角色，而無主配角之分。

粵港澳大灣區貴在一個“大”字
白明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

早前，有官員稱：“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當中的
“一元”，並非指“元旦”實為“冬至”，引起網上一陣
議論。古今中外，從埃及到西亞、從印度到中國，地球穩
定的自轉為人們定下“日”之短長。而“太陰”—月亮和
“太陽”，就分別成為訂定“陰曆”、“陽曆”最關鍵的
憑藉。
概括而言，陰、陽分途，航海技術最高、海商網絡最

綿密的阿拉伯人，以及唐、宋、元、明四朝中國人，都離
不開能夠精確反映潮汐與風向的陰曆。月球質量雖小、引
力卻不小，月、地之間相互牽引，再加上太陽系內外星宿
變化，構成了古代航海者的“全球定位儀”。反之，所有
重視農耕的民族，如古埃及、羅馬與華夏，都不能忽視以
地球公轉為根本依據的陽曆。
早在夏朝出現的夏曆，發展到漢武一朝，進一步成為

漢曆、太初曆，廿四節氣、七十二候已見完備。中國農民
千百年來就是根據立春、穀雨、芒種、霜降等經過精密運
算而定的節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誤認夏曆、漢曆為
“陰曆”，實無視了廿四節氣的存在。事實上，中外推算
的冬至，都在我們慣稱“陽曆”的羅馬曆每年12月21或22
日，半天不差。
反之，誤認中國曆為“農曆”，又忽視了“朔望月”

可以證天時、掌漲退的關鍵功能。其實，稱“陰曆”者不
見其陽，稱“農曆”者不見其洋，兩者合一就正正反映中
國從古到今都是海陸複合文明。華夏曆法，自上古始，就
同時兼具陽曆、陰曆性質。以太陰的朔、望、兩弦變化為
一“月”，故稱“朔望月”；又以地球公轉為一年，是為
“回歸年”。

地球圍繞太陽一圈的“回歸年”，是人類最容易掌
握、計算，又極其恒定的天文周期。認準了地球、太陽的
動態關係，自然就認準了四時變化、雨量多寡，利於農
耕、也利於圈養雞豚狗彘之畜。此外，中國人又以天干地
支紀年、月、日，每年在立春之日更動干支。可以說，立
春是農忙的起跑線、集結號。既如此，為何立春前後，多
為子、丑、寅排列第三的寅月，而非子月？

原來，在數學上，華夏陰陽合曆之中，陽曆部分由
“冬至”而非“立春”算起才準確。當太陽直射地球南回
歸線時，即為“冬至”，直射北回歸線，即屬“夏至”；
分別從兩邊直射赤道，即為春與秋。四季之間再以陽光不
同入射角為依據，定出其他節、氣、候。因此，我們習慣
以隆冬11月為子月。就此而言，在曆法運算上，“冬”不
只大過“年”，也大過“春”。那麼，舊稱元旦的夏曆、
漢曆新年又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這是獨立於曆法運算本身的實際運用；從夏朝

起，中國人在哪月哪天過年，由當朝天子決定。所謂元、
指元月，所謂旦、指每月首日；每年首月首日，歷朝歷代
都可以不同，所謂“改正朔”是也。

夏朝用夏曆，元旦在正月初一，即寅月首日；到商湯
革命後，殷人沿用夏曆，卻將元旦提前一個月，歲次改在
丑月初一。到武王伐紂後，周朝又提前一個月，以子月初
一過新年。去到西漢武帝以夏曆為基礎製“太初曆”，又
回到夏人正月初一過年的傳統，並一直延續到近兩千年後
的今天。
回到《春秋》首句：“（隱公）元年，春，王正

月。”《公羊傳》解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
何？歲之始也。”可見，“一元復始”來自《春秋·公羊
傳》，而“一陽復始”才來自《易經》，兩者恐怕不宜混
淆。“元”、“陽”所指，自必不同—“元”指“元
月”、“元旦”，即正月初一，時在寅月初春。“陽”是
指“冬至”過後，陽光從南回歸線北移、日照延長，乃子
月隆冬之事。
簡言之，“元”足足比“陽”晚了兩個月，又豈能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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